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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犬“路路”是只宠物犬，之所以叫鹿犬，的确长
得像鹿，身形、耳朵、颜色甚至眼神都很像梅花鹿，只
不过是“迷你版”而已。

“路路”不是我家的，为老婆的闺蜜所养。有洁
癖的老婆原本从来不喜欢宠物，怕其拉屎拉尿有异
味，怕掉毛难收拾……见之避之。不料有段时间每
天往家住五楼的闺蜜处跑，回来总是述说她家狗狗
是如何的乖巧，后来简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

“路路”有何“魅力”？让老婆心向往之！
一天，我外出，电梯下至五楼，门一开，恰遇老婆

带“路路”出去遛弯，老婆连忙热情地介绍说：“路路，
这是×伯伯哈，要记住哟！”只见它用清澈明亮的眼
睛注视我，然后上前用爪子拍了拍我的腿，算是打招
呼。我正准备礼节性回应抚摸它一下，这时刚好门
开，它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留下老婆边喊边追，让
人觉得它真有鹿的速度。

过后想，我这把年纪，小孩子都叫“爷爷”，怎么
就成了“伯伯”？这不是平白无故降了“辈分”？给老
婆一说，老婆解释道：“人家两口子对它都以爸妈相
称，未必你还想当爷爷？高人家一辈！”想来也是，老
婆与“路路”交流都自称“张孃孃”（阿姨），怎好“论资
排辈”？人家早把它当孩子了。

说到“路路”与它“家人”的关系，还有点“传奇”
色彩。四年多前，它“父母”两口子骑摩托路过一乡
镇公路时，见好些人在路旁围观，两人停车一看，只
见一只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小狗躺在地上，浑身是
伤，已经奄奄一息了。闺蜜老公动了恻隐之心，用塑
料袋小心翼翼将其装好放在车后箱子里带回家，用
云南白药搽伤口，用吸管喂牛奶，一番悉心照料，终
于将狗狗从死亡的边缘抢救过来。为了纪念这段路
上的“奇遇”和“缘分”，故取名“路路”。

所以，闺蜜在老婆认识“路路”不久后“排名”：
“路路”第一喜欢的是它“爸”（有救命之恩），第二是
它“妈”，“张孃孃”名列第三（超过不少亲朋了）。不
过没多久，二与三的排名有些变化了。

老婆喜欢“路路”，有点过分“溺爱”。吃饭甚至
在筵席上，她都要准备一个塑料小盒子，荤菜上桌
先拈点放好，饭后洗去油盐，切成小粒，在遛弯时不
时喂它一点。此外，她还买了些狗粮随时为它加

餐，用这种“小恩小惠”，老婆的“地位”有所上
升。有几次，老婆和闺蜜遛“路路”回来，到五
楼时，“路路”竟然躲在老婆身后不出电梯，这让老
婆得意不已。

其实，狗也喜欢串门。有时它“妈”出门（多是去
看望老外婆），不得已将“路路”寄放我家。这小家伙
真是惹人喜爱，我老两口坐在沙发上，它就非要挤在
中间不可，口里呜呜不断，好似要引起关注；吃东西
最喜欢人用手去喂……经过几次“零距离”接触，我
与“路路”感情也在加深，它想出去时，也会站起来抱
住我的腿摇晃，像极小孩撒娇。

有一次，老婆和闺蜜带“路路”遛弯，突然间，
它像发现了什么向前飞奔，她俩一看，前面有一
高个子老头，疑似“×伯伯”，“路路”肯定是认错
人了，于是大喊“路路回来”！哪知它充耳不闻，
跑拢才知不对劲，悻悻折回。它那尴尬的模样，
惹人忍俊不禁。

在老婆的努力下，“路路”日见“腰圆膀又
乍”，它“妈”决定为其“减肥”，革去“零食”。但
老婆每每看见“路路”那可怜巴巴的神情又于心
不忍，于是趁它“妈”不注意时偷偷塞点，到嘴后

“路路”也一副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关键是
每次“偷嘴”都是背着它“妈”进行的，足见其多
么的“狡猾”。

“路路”还“爱憎分明”。闺蜜的母亲（也就是
“路路”的“老外婆”）年过九十，住养老院，偶尔回
家看看。她原为医务工作者，爱干净讲卫生，最
见不得养宠物，看见“路路”就用拐杖吓唬它，致
使“路路”见之避之不迭。有时逗它，挨个问：“爸
爸、妈妈、张孃孃……好不好？”“路路”就会瞪着
明亮的眼睛一副似懂非懂的样子，若问“喜不喜
欢老外婆”，它就立马扭过头，满脸的不待见，逗
得人爆笑。

结识了“路路”，老婆最明显的变化：走路时
间明显增多（遛狗），锻炼了身体；人越发开朗
（与狗交流“哈哈”不断）；减少了娱乐如打麻将、
K歌及逛街等时间，降低了生活成本。我呢，几
天不见这开心果，也觉有些心慊慊。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闺蜜给我们炫耀她的衣橱，满满一
壁柜子，各式各样的包占了一大格，把她

先生的衣物挤成一团委委屈屈地躲在角
落。真皮的、仿革的、布的，还有珠珠串的，

看得我们眼睛里要伸出钩子。而她先生一
见就捂住胸口，好像心脏病快发作的模样：她

买这个有瘾，可哪里有地方搁？
他不明白女人对包的喜爱。不同的包可

以搭配不同的衣服：漂亮的纱纱裙，要配小巧精
致、镶得有水钻的包，才显婀娜多姿；西服套裙，
要方方正正很大气的牛皮包，才显得场合正式；
如果休闲爬山晒太阳，一个很卡哇伊的彩色背包，
会背出焕然一新的青春。包是女人的必备随身
品，有了包，才有逛街比靓的信心，才有了出行的安
全感。

跟时装相比，包并不显山露水，一只看上去很普
通的包，如果不细看商标和真伪，难以估出价钱。时装
界都在向女人们推荐新款的名牌包，其实便宜的包包
也很好看，特别是一些创意手包，文艺气息满满，背起来
特别清新脱俗。我最爱的就是绣花帆布包，很轻巧，很
能装东西，又不怕磕碰，重庆方言称之为“漏什口袋”。
观街上，男士当“甩手掌柜”的多，女人却很少有空手的，
倘若哪天想试试“自由”，说不定还会旧病复发，花几毛
钱买个无纺袋子拎着。

男人嫌女人婆婆妈妈：哪有那么多东西好装呢？
其实普通的上班族女性，包里除了身份证、公交卡、钱
包、钥匙、手机尚属重要之外，其余就是可带可不带但
又天天带的东西，诸如口红、眉笔、小镜子、面巾纸、充
电宝等，不是不想“精简”，但清来清去，往往是统统进
了包。当了妈妈的女人，包包里往往还会变化些小零
食小玩具。

包里会有些意想不到的东西。记得以前有个女邻
居，每晚夜班，回家时已是月黑风高。小街悠长灰暗，她
说包里常备三件法宝：强光手电筒、防狼喷雾、口哨，所以
心里一点不慌。听者感叹那只漂亮的提包外观上看着千
娇百媚的，没想到是个全副武装的“弹药库”。

还有次，几位朋友去露营，一帅哥下山时不慎摔了一
跤，腿破了皮鲜血直流。荒郊野岭的哪去找药，大家发
着愁。却见同行的一姑娘不慌不忙地从背包里找出酒
精棉球、创可贴，迅速止了血，还掏出一个针线盒，利索
地缝好了帅哥划破的裤脚。旅行回来后春风起兮，帅哥
给那姑娘表白说：你就是我要寻找的，有着我妈妈那一
辈女人美德的女孩。不服气？同行的其他姑娘哪个包
里不是填满了牛肉干、薯片和自热火锅？包为媒，竟促
成一段情缘。

香包丽人行，包包除了存放东西，更藏着我们的
审美、风格以及对自己着装的自信。背上美丽的包
包，开启风度翩翩的一天吧。

（作者单位：重庆市南岸区文联）

这天下午，龙梅顶着热辣的太阳到地里看糯包谷能不
能掰到市场上卖。到了地里，包谷都耷拉着脑袋，叶子也蔫
蔫的。龙梅大惊：到女儿家去住了两天半，包谷就遭晒成这
个样子了？这天气，哪天不是三十八九摄氏度？不行，下午
或者明天一定要给它饮水了。回家的路上碰到翠玉，聊了
一会农事。

刚到家不久，女儿就打电话来问她是否安全到家、又
摆谈起外孙的趣事。龙梅握着电话笑眯了。放下电话，倒
在藤椅上打瞌睡。不知怎么的，一睡就睡到五点过。刘胜
军从村里回来的时候，她才刚把滗了水的米倒进甑子开始
蒸。刘胜军问：“回来了嗦，宇轩乖不乖？”“你那个外孙
呀，调皮得很……”二人开始闲聊，开开心心地一起择菜炒
菜吃饭。

晚饭过后，收拾停当，二人端根板凳坐在屋门前的大槐
树下歇凉。龙梅说：“胜军，你明天休息，我们早点起来把糯
包谷淋了嘛。几天没管它，都蔫了。市场上都已经有人在
卖了。”“嗯，要得，明天早点起……”窸窸窣窣的蛐蛐和着二
人的谈话声，唱着断断续续的小夜曲。

第二天是星期六。八点过，龙梅和刘胜军才醒。龙梅
一看表：“糟了，都八点过了！”“没事儿，还不算晚，我们搞快
点。”二人匆匆收拾一番，各自担起一挑水到了包谷地。

地里的包谷几乎都精神抖擞地站着，齐刷刷地比军人
还笔直，浑身上下或青翠或墨绿的衣裙很“混搭风”，偶尔还
滴落几颗水珠。左一缕右一溜的衣袂间，一个个硕大的包

谷冒出头来，顶着缨子，很是诱人。
“怎么回事？”二人面面相觑。
“刘书记，我们已经给包谷饮了水了。”邻社的老李头挑

着一担水远远地走来了，“还有两溜就饮完了，你就放心
吧。”和他一起的还有田思安、王武等四五个村民，挑着水排
成队“嘿着嘿着”地越走越近。

“你们这是干什么？”刘胜军有点摸不着头脑。
“刘书记，你给我老汉办农村养老保险，又是填申

请、又是复印，还跑来跑去帮忙办理，搞得农活都没得
时间做，我来帮你是理所应当的。”田思安动情地说。

“刘书记，你帮我们办的好事多得我都记不清楚
了。昨天我听到翠玉说你们的包谷都没得时间
淋，就想起喊几个人一起淋，才好一会儿的事
嘛？你就不操心了。”王武说。

老李头的大嗓门也亮开了：“刘书记，你给
我们社联系送来的‘七一’文艺演出硬是好看，
特别是那个《傻妞献技》，大家都笑翻了。”

刘胜军两口子也乐了。
“你们说的都是我应该做的。”刘胜军说，“今

天我们谢谢大伙了！”
一阵晨风拂过，七个人在包谷地里忙碌着、谈笑着。

“咕噜咕噜！”一株株糯包谷大口大口地喝着清凉可口
的水，朝着朝阳挺立，精神劲儿更足了。

（作者单位：重庆万盛经开区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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